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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飞的记忆 
○王传德（1952—1953 航空）

我是1952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

的，一年后转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新

校舍学习。1957年在北航毕业后，到航空

工业部所属飞机制造厂工作了37年，成为

飞机制造专家。

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

年，但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还是有很多难

忘的记忆，主要是三点：一是学校重视基

础教育，让学生掌握牢固的基础知识，为

以后举一反三、科研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二是老师们严谨的教学态度，倡导的

钻研精神和朴实的校风，培养了学生一丝

不苟的科研精神。三是浓厚的文化氛围，

各种文艺、体育团体的演出、表演，陶

冶了学生的气质，养成“自信、自尊、自

律”的美德，终身受益。

工作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

代，有二十多年干的是千篇一律的基层技

术工作或下放到车间当工人。到了1983

年，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在1.8万职

工的成都飞机公司，短短三年中我连跳三

级，进入了公司的领导层担任副总工程

师，分管歼七型飞机的改型工作。

歼七型飞机由我公司生产装备部队，

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歼击机，雄踞中国领

空长达40年之久（1970—2010年）。该机

目前已经停产，所以可披露一些信息。

在歼七系列飞机（国内型）三次重大

改型中，我先后两次担任改型制造方面的

实际领导工作，任歼七Ⅲ型飞机设计师系

统副总设计师（该系统总设计师是后来晋

升为院士的宋文骢），和行政指挥系统成

都飞机公司副指挥（总指挥是三机部副部

长高镇宇）。我还担任歼七E型飞机行政

指挥系统副总指挥。能站在中国航空工业

最先进的飞机生产主干线上，为提高空军

战斗力做一些创新型的工作，真乃人生之

幸也。

回忆往事，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两

次新飞机的首次飞行，可谓刻骨铭心，终

生难忘。

首飞，顾名思义就是新试制飞机的首

次上天飞行，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道：安全

返航，或机毁人亡。我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1984年4月26日，成都天空晴朗，万

里无云。公司机场上人头攒动，参观的人

群里有：国防科工委、空军、原三机部、

四川省等单位的领导，也有各兄弟单位代

表以及公司万余名职工。

一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随着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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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震耳的轰鸣声，雄鹰起飞直插云霄，现

场掌声雷动。飞机身影时隐时现，发动机

轰鸣声时断时续，但人机间始终有一根

“红线”相连。从通场时几百公尺到远飞

的几百公里，都是人机相随，因为飞机不

仅是一个钢铁的组合体，而是集参试设计

人员灵气和参试制造人员艰辛的人机融合

体,它被赋于了人的意志和希望。它与参

试人员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也可说是参

试人员生命的一部分。

飞机在天空遨翔的雄姿吸引了上万参

观者惊奇的目光,人们啧啧称赞。而我，

制造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想起的却是五年

参试的酸甜苦辣: 五年中，有挑灯夜战攻

克难关的奋战，也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喜

悦；有按部就班地组织生产，也有临时调

整改变计划的风险。公司上下一条心，确

保新飞机按时上天。五年的奋战下来，50

岁的我身心经受了许多煎熬，已是白发盖

头了。这一切的付出,构成了人机相融的

真实写照，人赋于机器以创意，机器赋以

人以希望，人机相融，相依相存。这种人

机相融、相依相存的工作，就是能推动社

会前进的开拓型、创新的工作,它推动了

社会发展,也为人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飞机通场，就是飞过人群上空低飞而

过，人群在欢呼，我却是提心吊胆。后面

的着陆是飞行最危险的时刻。半小时的飞

行很快结束了，“嘭”的一声，声音分外

响亮，飞机起落架着地了，随之抛出阻

力伞，像拖在大鸟身后的一朵绣球花。飞

机滑呀滑呀，速度慢慢减下来，展翅的大

鸟在机场停机坪停了下来。人群欢呼声一

片，简直疯狂了。

我已听不到现场的欢呼声和祝贺声，

双腿发软瘫坐在椅子上，这是极度紧张后

放松的反应。心中默默对自己说：成功

了，五年的心血终于开出灿烂之花！此

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响起：首飞仅是

阶段性成果，是研制阶段重要结点，后面

的设计定型、装配部队才是最终目标，任

重而道远！

人生能有这样的机遇，是国家的培

养，组织的信任，当然也是个人努力的

结果。对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无

怨无悔。

1984 年 4 月 26 日，歼七Ⅲ型飞机首飞后，132 厂参试领导与首长合影。右 1为本文作者王传

德学长


